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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从理解开始
■胡晓霞

善 举
■金 洁

不打不相识
■张鹤鸣

那些好听的话
■胡小哈

很多时候，作为平凡人，我

们做不了轰轰烈烈的大事，或者

说帮不了别人大忙，但只要有一

颗善良的心，就可以给予他人温

暖和关爱，也带给自己幸福和愉

悦，正所谓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一）
侄女结婚，婚礼现场，亲朋

好友举杯祝贺，空气里弥漫着欢

乐和喜庆，母亲更是开心得合不

拢嘴。这时，一位年轻服务员从

母亲身旁上菜。许是盘子太大

太重缘故，服务员看起来有点力

不从心，她急于想放下盘子时，

母亲刚好转过头想对父亲说

话。说时迟，那时快，盘子不偏

不倚撞上母亲额头，母亲眼睑上

方立马鼓起一个汤圆般大小的

包，皮下渗出殷红的鲜血。大家

都站起来，围拢在母亲身边，嘘

寒问暖。服务员见状，一时慌了

手脚，局促而紧张地站在那儿，

语无伦次，不知如何是好，那慌

乱的眼神里，有自责，有无助，更

多的是惊恐。我朝她微微一笑，

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淡然地

说：“没事，你忙你的吧！”她有点

不相信地看了我一眼，如释重

负，眼里满是抑制不住的感激。

等她走远了，我赶紧着手处理母

亲伤口……

（二）
我姑妈今年90岁了，在一

家敬老院生活。前不久，我和

哥哥一起去看姑妈。负责老人

们生活起居的是一个四川籍中

年妇女王阿姨，据说她每天要

照顾 10 个不同程度行动不便

的老人吃喝拉撒，工作辛苦可

想而知，而工资却很低。当时

正值晚饭时间，王阿姨忙得焦

头烂额。我趁她安排姑妈上床

休息间隙和她聊了聊，问她要

是有个相对轻松而工资不低的

工作，是否考虑跳槽。她没有

多想，一口谢绝。我不解。她

平静地说：“已经习惯了，这些

老人需要我，我只想实实在在

为他们做点事。”我不好意思再

说什么，只在告别时硬塞给她

一张百元大钞。

（三）
某日，朋友们相约游山玩

水，途中见一老妇人坐在路边卖

东西。其时，她正在给茅草根去

芯，黝黑的皮肤，慈祥的笑容，手

背上青筋爆出。见到我们，老妇

人热情招揽，说自己卖的是地道

山货。一朋友直呼自己正需清

凉解毒，不由分说买下老妇人摊

位上的全部茅草根。阳光下，身

材佝偻的老妇人心满意足笑成

一朵美丽的花。我们继续行走

在山道上，揶揄朋友可以拿茅草

根当饭吃了。朋友却道出真相，

此番“土豪”之举，只为让老妇人

早点回家歇息。至于茅草根，当

然得大伙儿共享了。

（四）
那天下午，我打算坐公交车

去哥哥家蹭饭。等车时，一位年

老乞丐端着个塑料碗，步履蹒跚

来到我身边乞讨。我本想对他说

没有零钱，可是不对，明明出门

前特意从家里拿了两元硬币。

于是，我掏出一元硬币，轻轻放

进他碗里。公交车来了，我捏着

剩下的一块硬币无法上车，只得

转身离开站台，转搭出租车。

生活和工作多年，渐渐觉

得人与人之间，冷淡相待乃是

常态，严苛指责亦不少，所以，

遇上那些好听的话，总是倍觉

珍惜，常常在心里默默惦念。

（一）
我吃饭很慢，往往同桌吃

饭的人都散了，我还独自坐着

继续吃。同事常常打趣我说，

你上班干活很快，就是吃饭太

慢。我嘿嘿一笑，同事是在夸

我上班勤快利落，对我又很亲

切，关注吃饭速度这样的小事；

把一快一慢、工作与休闲两件

事情放在一块儿说，形成鲜明

对比。

工作几经变动。意外的

是，过了很久，在单位餐厅又遇

到这位同事。餐厅的人已走得

稀稀落落，我还是坐着慢悠悠地

吃饭。我看到这位同事吃好饭

站起来，经过我旁边。我正准备

打招呼，他先开口了，笑哈哈地

说：“你吃饭还是这么慢啊。”我

不经莞尔。同事边说边走远了，

我还在应着：“是啊是啊，快要吃

完了”。觉得很温馨。

（二）
体检时候，发现体内某组

织有纤维瘤，医生说要定期检

查，若一直相安无事，倒无妨，

若发生变化，则要及时手术取

出。之后，我到医院检查。预

约一位在网上好口碑的女医

生。我向医生介绍了体检报告

单上的情况。医生问我婚否，

我说：“未婚，还自嘲地补充了

一句说大龄未婚。”医生问：“你

几岁？”我如实相告。她说：“这

怎么叫大龄了，北京上海30多

还未婚的成群结队的。”我心里

感激，冲她一笑。随后去做检

查了。

检查回来，见诊室里正好

有一病人，我于是在门口等。

不一会儿，诊室的门开了，医生

朝外面看：“小姑娘，你过来！”

我看看四周，我大约是距离“小

姑娘”这个词最接近的人了。

但我还是将信将疑，自觉已过

了小姑娘年纪。“你，就是你，过

来！”医生看着我说。我连忙答

应着坐到她面前。

那一刻，我有要落泪的冲

动。周围很多人总说，你年纪

不小了云云。而医生叫我：“小

姑娘”，或许只是顺口，但我愿

意将其理解成另有他意：她是

在安慰我之前那句“大龄未

婚”。或许，这位医生也有过和

我类似的经历，所以她懂得；或

许，她只是专注治病，并且医

心。

她的号，有普通号和专家

号，普通号 15 元一次，专家号

100 元一次。我想，以后来检

查，挂她的专家号。

“如果用爱去听，这世界

上，就只有一种声音，那就是，

美妙与和谐，让人觉得欣喜与

欣慰。”方冠晴的这段话，让我

想起搬家的经历。

10 年前，住南门解放三期

老屋时，我被楼下小店铺此起

彼伏的卷帘门噪声折磨得几近

崩溃。

我家住五楼。楼下是市心

街，街两侧是各种各样小店铺

兼住户，其中的厨工专卖小酒

铺，正对我家卧室。店主是残

疾人。

这对夫妇，以半间店的小

酒铺，维系全家生计。因此，较

之于隔壁小店铺，他们是最起

早贪黑的。

每天三更半夜，楼下卷帘

门下拉声渐消，我酣然入睡，对

面又忽起刺耳的“咔哧咔哧咔

哧——啷铛”的巨响，小酒铺最

后打烊了，我却被惊醒了，失眠

了……每个天刚麻麻亮，仿佛

刚入睡的我，又被一阵猛然传

入耳膜的“咔哧咔哧咔哧——

啷铛”声，从梦乡深处被生生拽

出，小酒铺又最先开张了。约

一小时之后，各家卷帘门拉开

声便汇集成响亮的晨曲……如

此反复，无穷无尽。我把窗玻

璃关得严严实实，拉上厚厚的

窗帘，用枕头压住耳朵，双耳塞

上小棉团，把头缩进被子里

……但全都无济于事。那揪心

的巨响，总是持之以恒地翻墙

越窗，声声入耳，搅得我每天精

神恍惚，萎靡不振。好几个不

眠之时，我起床关注窗外对面

的一楼人家。灯光昏暗之下，

腿疾夫妇吃力地、迟缓地把瓶

瓶罐罐从狭窄的店堂兼厨房的

小房间里挪出、摆开在门口。夜

深人静时分，又逐一挪回、挤拢

在店堂……难道你能让这样的

店主为了你的好睡眠而早打烊

晚开张？难道你能让残疾人每

天爬高给卷帘门添油以减少摩

擦降低噪音？这小买卖，可是他

们家的饭碗啊？可我每天得不

辞辛劳去学校当我的班主任

哦！于是，我们决定搬家。

终于如愿以偿，我们搬进

鸟语花香的安阳一小区，从此

不再受卷帘门异响的困扰，而

且隔壁碰巧住着我要好同事的

亲戚。

正得意于地利人和之时，

意外发生了。

那隔壁人家，热情好客，常

常宾朋满座，喝酒喧哗，搓麻

将，卡拉OK，乐此不疲。

可是，我能因此再度搬家

吗？我可以规劝对我们热情的

隔壁放弃娱乐吗？他们一家白

天忙于经商，晚上聚亲会友，放

松身心有何不可？

有人生活之处，必有人活

动之声。方冠晴的文字，让我

获益匪浅。如果现在让我再听

老屋对面卷帘门的咔哧声，我

会从中听出欣慰——那一家人

忙活一天，有收入了，日子好过

了；而再听现在隔壁的喧嚣声，

我也能听到他们一家的开心

了。

爱要从理解开始，以爱倾

听。

作为剧团团长兼编剧，尤

其在外出巡演时，本来就忙得

焦头烂额。如果再碰上打架之

类的烦心事，那就更加雪上加

霜了。“不该出手也出手”的“好

汉”照例先被剧团“保护”起来，

防止意外。苦就苦了我和老李

书记，要在人地生疏的外乡苦

口婆心做协调工作。

记得有一次，剧团在平阳

县水头镇演出。当地大姑娘小

伙子觉得好奇，陆陆续续挤到

化妆间凑热闹。开始时，我好

言相劝语请他们离开，大部分

群众还算通情达理，自觉散

开。但我一离开，他们又像潮

水一样“涨”回来，把出入口堵

得死死的。

剧团拉提琴的年轻人想上

厕所，却被人墙挡住，他狠狠推

了一把小伙子。那小伙子岂能

在大姑娘面前忍气吞声自认倒

霉？理所当然立即还手。于

是，两人便扭打起来，提琴手身

强力壮、年轻气盛，挥拳打歪对

方鼻子，鲜血直流，小伙子用手

掌一摸，满脸是血。“剧团打人

了，剧团打人了——”他边跑边

叫，一下子汇集许多地方人，兴

师动众来找剧团讨说法，团里

演职员工正在准备演出，我和

老李责无旁贷，只好挺身处理

这突发事件。

我们与当地一帮小伙子一

起到派出所调解，他们人多势

众，讲的是本地方言，叽里呱

啦，不知告什么状？我们无法

针对性地辩解，再加上受伤者

满脸是血。不要说，吃亏的是

我们。我心想：动手打人肯定

理亏。现在，被打者那张“关公

脸”就是我们的负面广告，我们

只好表示歉意，答应回去加强

教育。

离开派出所，听音乐就知

道演出已开始。这时，只听当

地领头小伙子一声吆喝，大伙

儿就要去冲击剧院，要迫使我

们停演。这下麻烦大了。我和

老李慌了手脚，两人一合计，擒

“贼”先擒王，若能稳住领头小

伙子，说不定还会有转机。老

李是昆明军区文工团转业来

的，耐得住性子，所以我让他出

面安抚来势汹汹的“小头领”。

老李很有办法，几顶高帽

就摆平了小头领，还与他交上

朋友，答应送戏票给他。小头

领再一声吆喝，所有准备冲击

剧院的人全都停下来了。他

“叽里呱啦”说了一番话，大家

“哇”的一声全都乖乖散开了。

演出才算平安无事坚持演完。

第二天，我们送小头领戏

票，他很豪爽，也仗义，说昨晚

被打歪鼻子的小青年，他已帮

我们摆平了。

临行时，他又郑重其事地

说：“以后，要是再来水头，不管

发生什么事，你们只管来找我，

没有过不去的坎！”

真是“不打不相识”啊！


